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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孩子逛博物馆已成为不少家庭的
假期“标配”。从“故宫跑”“票难约”到“特
展热”，这些热潮背后藏着大家对美育的
朴素期待。热潮之下，展厅里常上演这样
的画面：家长带着讲解器一路奔走，孩子
看了一会儿就显得疲惫，兴致不高；有的
家长试着亲自解说作品背后的故事与细
节，却发现说不了几句，孩子便不再专心
听下去。对这类问题很多父母都有感受：

“我自己的审美素养有限，看展只能走马
观花”“现在的展览琳琅满目，到底该选哪
一个”，等等；这些困惑看似各不相同，却
反映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是
否把“知识获取”看得过重，却忽略了感受
美的快乐。在展览馆这个充满可能性的
空间里，重点从来不是考察家长的“艺术
储备量”，而是全家能不能在美的场域里

“同频”“共振”。
有学者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给一组

孩子发强光手电筒，在调暗的展厅里用它
照着来看展品。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因为
光束对视野有限制，因而家长能清楚地知
道孩子所注意的焦点。经统计后发现，亲
子双方集中于同一展品对话的概率，比正
常灯光下多出 10%左右，例如“我们猜猜
这个器物是做什么用的”这类学习性对话
更是多了三分之一，且七成多的对话是共
同注意形成之后才出现的。原来好的观
展对话，从来不是家长站在前面“讲课”，
而是家长先蹲下来，和孩子看向同一个地
方。美育学习的打开方式，不是信息灌
注，不是“标准解释”，说教反而可能阻碍
孩子自由观察、自由思考的倾向，让孩子
误以为每件展品有固定的审美标准，而自
己所见、所感的价值是无足轻重的。

这就像搭“脚手架”——在教育心理
学的概念中，我们不是要把现成的答案硬
塞给孩子，而是要在他够得着的地方，垫
一块临时台阶。所谓“脚手架”，是指成人
在孩子当前能够理解的范围内，在其认知
边缘提供适当的、可撤回的支持，就像建
筑工地上那些临时的架子，本身不是永久
结构，而是为向上攀爬而设的暂时依托。
在面对一件彼此都不太理解的作品时，孩
子指出某个细节，家长顺着这个线索提出
一个猜想，两人共同按照画面的提示往下
推演——健康良好的对话关系便生长出
来了。比如孩子看到青铜器，问起“为什
么古代的铜器都叫青铜”，家长不用着急
解释青绿形成的原因，不如顺着问：那我
们再看看其他铜器是否有不同的颜色，看
看青绿是不是铜器的主流颜色。这种顺
着孩子视角的接话，刚好踩中了小朋友心
里最舒服的三个点：自主感（不用跟着大
人的节奏跑，自己说了算）、胜任感（爸妈
一提醒，就能发现藏品里的小秘密）、关联
感（所见所感都有温情交流）。三种需求
同时被满足时，孩子对博物馆的投入便是
发自内心的，而非被动的配合。

家长们进场前，不妨就和孩子做一个
“求质不求量”的约定，与其追求“看完”整

个展览，不如放慢脚步，围绕三五件真正
感兴趣的作品展开深入讨论。已有大量
研究指出，家庭一起去看展的首要目的不
是求知，而是找到愉悦的相处方式。一种
简单但有效的办法是让家长及孩子分别
挑出喜欢的作品，再彼此解释为何喜欢
——不要求使用专业术语，只需要两人坦
率地互相交流与倾听。这种平等的联结
对家庭沟通质量的提升，远胜于任何单向
的知识灌输。要是孩子觉得光看不够，那
就“动手动脚”起来。多哈阿拉伯现代艺
术博物馆试过放置多感官工具箱，内含与
画作相关的乐器、触觉材料、香料罐和拼
图等，结果发现家庭全程保持投入的比例
高达 86.7%，而做纯粹视觉观察的对照组
仅为 38.3%。有意思的是，当研究者为部
分家庭额外播放了介绍画作背景的官方
音频解说后，他们利用工具箱解读画作的
倾向反而有所削弱——看来权威性的引
导有时会阻碍自发探索的兴趣。所以，与
其急着寻找“标准答案”，不如鼓励孩子调
动多种感官来思考：画面中是否像一首乐
曲那样，藏着某种节奏？哪个部位的肌理
最让人想伸手摸一摸？如果能闻到画面
的气味，它会是怎样的味道？这类问题未
必有明确答案，但正好可以帮孩子脱离

“看不懂”的困扰，将其引向具体、可把握
的画面细节。

再进阶一点，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当
策展人，设计一个“微型展览”——选三到
五件展品，定一个主题，排好顺序，再给展
览取个名字。这看似是游戏，却已接近策
展的核心思维：6 至 12 岁的儿童恰好处在
对分类与排序充满认知冲动的阶段，他们
在大量视觉信息中识别、对比、决定、概
括，调动的正是观察、比较、抽象与表达这
些核心素养。而家长的提问可以进一步
帮助孩子梳理思路：“你用什么标准挑选
了这些展品？”“如果只能留一件，你会舍
弃哪些？为什么？”这样的问题有助于把
孩子的本能反应引向逻辑性的表达。

完整意义上的观展之旅，是三段式的
准备、参观与延续。准备所用的前期知识
不必太多，可在平日里自然地安排一两个
相关伏笔。例如把将要看的某类作品提
前三四天略作介绍，使孩子带着大致的期
待走进展厅。对已有初步接触的事物，孩
子的注意力与亲近感都会高于全然陌生
的对象。对延续阶段同样要予以重视，参
观结束之后如果能将所见所感做些延伸，
哪怕只是一起画一幅画、编一个故事，家
庭的满足感、再度造访展览馆的冲动也会
更强。当儿童可以和父母共享学习的快
乐时，博物馆便不是临时“打卡”式的地
点，而是家庭生活里长期具备吸引力的一
个坐标。说到底，带孩子去博物馆的意义
不只在于记住多少画家名字，背出多少艺
术流派，那些共同准备、一起探索、回望分
享的整个过程，本身就是家庭最珍贵的一
段关于美的记忆。

据《光明日报》 作者：李雨凝

从唱片留声机到大银幕，从广播
电视到流媒体平台，技术媒介的迭代
演进深刻影响了中国戏曲跨文化传播
的路径与形态。20 世纪前半叶，留声
机和广播率先将戏曲的声腔传递到有
华人聚居的每一个角落，使乡音成为
维系文化认同的情感纽带。20 世纪中
叶，东南亚地区“丽的呼声”电台的听
众 中 ，约 有 30%偏 爱 收 听 戏 曲 节 目 。
而以“听”为主的传播方式，也造就了
早期戏曲海外传播“声先于形”的独特
面貌。

影像媒介的登场彻底改变了游戏
规则。当程式化的身段、极具特色的
妆面和虚实相生的舞台空间通过银幕
得以呈现，戏曲在海外的吸引力便从
华人圈层向外扩展。1954 年，周恩来
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时带去了新中国
第一部彩色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
台》。该片在第八届卡罗维发利国际
电影节和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获
奖，可谓轰动一时。在此之前，1930 年
梅兰芳率团访美，以演出征服纽约戏
剧界，《纽约时报》在前后两个多月间
连续发表 44 篇相关报道，足见京剧作
为一种“美学体系”给西方主流社会带
来的震撼。

然而，跨越地理边界只是第一步，
能否跨越“文化折扣”才是真正的考
验。“文化折扣”是由加拿大学者考林·
霍斯金斯和罗尔夫·米卢斯于 1988 年
提出的文化产业经济学概念。它旨在
解释文化产品进入异质文化语境时因
认知隔阂而产生的价值衰减现象。戏
曲在海外的成功传播尽量规避“文化
折扣”，其核心诀窍在于“调适”。例如
梅兰芳访美，他精心挑选了《贵妃醉
酒》等更具视觉观赏性的剧目，并有意
压缩唱腔比重、强化舞蹈与身段表现，
以适应美国观众“看不懂，但觉得美”
的接受状态。又如用“中国的罗密欧
与朱丽叶”来定位《梁山伯与祝英台》，
也是借西方观众已有的文化坐标，架
起理解东方情感的桥梁。

近年来，从国家京剧院与欧洲合
作 的 实 验 京 剧《浮 士 德》《杜 兰 朵 公
主》，到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赴 70 余个
国家和地区、为超过 500 万人次海外观
众演出，都表明当代戏曲在整体呈现
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同时，愈发擅长
在内容呈现上进行在地化调适。这也

意味着戏曲的海外传播已从一种“文
化奇观”升维为一种“美学体系”的深
层认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进程并
非简单的“传播—接受”单向推进，而
是多主体参与、互动的结果。海外华
人社区始终是传播网络中最稳定的节
点，主流文化圈的专业评论则承担了

“辅助鉴赏”的功能。在两者的共同努
力下，越来越多的外国民众开始从“围
观”转向“参与”。2026 年，由爱丁堡昆
曲艺术全球推广委员会与北方昆曲剧
院联合发起的“全球百位杜丽娘”项
目，便在全球范围寻觅专业、跨界和爱
好者层面的百位“杜丽娘”，让外国朋
友从观众变为同台演绎者。

回望 20 世纪，过去的传播经验为
当下提供了珍贵的参照。着眼当下，
新媒体平台与人工智能技术正重新定
义“传播”。国家京剧院在海外社交媒
体运营的“Nihao Peking Opera”账号，
以短视频和直播等形式获得 162 余万
粉丝和 1.15 亿次浏览量；2026 年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春节戏曲晚会通过全球
多平台同步播出，全媒体总触达 31 亿
人次。与此同时，“在地国际化传播”
也已成为探索的新方向。前些时，由
中国文联、中国剧协等联合主办的“首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
演”在上海举行，活动邀请了驻沪外交
人员、留学生、国际演出商共赏好戏，
完成了从“走出去”到“请进来”的战略
升级。其间，昆剧《牡丹亭》、黄梅戏

《女驸马》、婺剧《三打白骨精》成功签
约，将赴多国巡演。此外，中国剧协联
合相关部门启动“中国有戏”全媒体传
播项目；同时举办学术论坛，探讨科技
拓展传播空间、以品牌化思维培育海
外受众等议题。上月初，中国戏曲在
地国际化启动仪式在北京大学举行。
这一系列举措表明，我国戏剧界正在
努力构建系统化、规范化的国际传播
体系，从“客场”走向“主场”。

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感受：技术在
加速变革，但文化艺术传播的本质仍
未改变。中国戏曲的美学品位若能与
数字媒介的内在逻辑深度适配，传统
的艺术形式就能在全球数字空间中找
到 自 己 的 生 态 位 。 这 正 是 中 国 戏 曲

“走出国门”后能否“走进人心”的关键
所在。 据《中国艺术报》

作者：施敏学 王永恩

戏曲“走出去”如何“走进人心”
怎么带娃看展


